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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缘麝类资源保护及生态型发展战略的探讨  

刘丛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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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藏高原东缘在我国自然地理的第一、二阶梯的交汇区，是麝类重要的分布区，为麝香 Moschus 的重要产区。随着

传统中医药对麝香的需求不断增长，麝类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愈加突出。因此，立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传统中医药发展，

围绕青藏高原东缘自然地理条件在生态型发展上的优势和劣势，从野生麝类资源的保护、麝类生态型构建及区域经济发展的

战略视角，探讨青藏高原东缘区域乡村振兴、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服务于青藏高原东缘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经济发展新

途径及中医药麝香原料的可持续保障，希望对麝类生态型发展战略的布局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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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musk de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east edge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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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st edge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s convergence zon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steps of Chinese natural geography. It 

was both an important distribution area of musk deer and a production area of musk. With the dema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musk has been grow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usk deer resource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refore, based on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cusing 

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physiographic conditions in the east edge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new idea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edge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ere 

explored from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wild musk deer re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hich serv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s, new way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protection of musk raw materia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order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layout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usk d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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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 Moschus 是麝类隶属于哺乳纲偶蹄目麝科

麝属动物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是名贵的

中药材，具有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等功

效，在中药材领域有重要的地位。青藏高原东缘一

直是麝属动物的主要分布区及麝香的主要产区。青

藏高原东缘区域东抵四川盆地，西接青藏高原，北

至大拉梁和岷峨山，南达滇西北高原，包括陇南、

川西和滇西北地区，其主体为四川省的川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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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位于我国第一、二阶梯的交汇处[1]，呈现为自

北向南的弧状扇面形区域，是青藏高原向中低海拔

及四川盆地的倾斜带，川西山地东麓最低海拔仅数

百米，高原则超过 4000 m，垂直落差超过 3000 m，

拥有从低海拔的亚热带、温带至高原寒带等多种气

候类型。该倾斜带山脉众多，沟谷相间，受到东南

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水汽充足，降水丰富，

山川河流众多，是长江流域重要的集水区[2-3]，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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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灌丛、草甸发育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4-5]，

拥有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川金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扭角羚 Budorcas taxicolor、

雪豹 Panthera uncia、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马麝

Moschus chrysogaster、川贝母 Fritillaria cirrhosa D. 

Don、云南重楼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Franch.) Hand. -Mazz.等众多珍稀濒危动植物种类[6-7]。 

青藏高原东缘因地形切割剧烈成为我国西南

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因受到降雨集中、河流

湍急、水土易流失及人类经济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生态脆弱区及修复区[8-9]。为保

护青藏高原东缘的森林植被及生物多样性、珍稀

濒危动植物、水源涵养及富集功能，国家在该东缘

区域相继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国家级及省级自然保

护区，划定了生态保护功能区，实施了退耕还林生

态工程，制定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与可持续发展

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因此，青藏高原东缘地带各区

域通过开展民俗和生态旅游，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

和新能源产业，调整农牧业结构，降低人类经济活

动对自然生态的扰动，力图将生态资产转换为生态

产品，保障民生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10-12]。青

藏高原东缘麝类资源丰富，所产麝香品质优越，在

国内外享有盛誉，在青藏高原东缘的土产输出中

占据重要地位[13]。本文立足于生物资源保护与传

统中医药发展，从麝类资源保护、麝香生态型发展

的视角，探讨青藏高原东缘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

新思路。 

1  麝类资源稀缺限制含麝香中成药的发展 

1.1  我国中医药对麝香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麝香是传统中药不可或缺的珍贵原料，在中医

药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

作《神农本草经》将麝香列为上品。《本草纲目》《日

华子本草》《御药院方》和《太医院配方》中都有对

麝香药性的描述和应用说明[14]。麝香在中医药临床

上多用于镇心安神、清热解毒、芳香开窍、消肿止

痛、痈疽肿毒、活血化瘀、跌打损伤、小儿惊痫和

高烧惊厥等方面[15]。《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共收载

处方 2600 余种，其中有麝香配伍的近 300 种[16-1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越来越

重视，对麝香药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目前，国家

仅允许麝香用于指定的数种中成药品种，即便如此，

几乎所有含麝香的中药都处于供不应求，麝香原料

严重制约了我国传统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1.2  麝类资源不能满足麝香原料的需求 

我国是麝类的主要分布国，目前麝类资源减少，

已难以支撑中医药的原料供给。国家保护麝类资源，

鼓励企业及农户积极投入麝类人工饲养繁育。 

我国麝类人工饲养繁育始于 1958 年，已超过

60 年，先后建立了四川马尔康和米亚罗、陕西镇坪、

安徽佛子岭 4 大国营麝场及后续多处麝场[18]，突破

了成活关和人工活体取香技术关。因麝类独特的生

物学特性，早期麝类养殖产业也曾存在一些问题，

如种麝选育无标准、凭经验留种导致种群退化[19]、

麝类饲料及营养对策缺乏深入研究[20-21]、主要组织

相容性复合体多态性狭窄导致麝类肺炎、脓肿病等

疾病[22-23]，致使麝类饲养业长期处于繁殖率低、幼

麝成活率低且疾病高发的状态，饲养种群长期徘徊

不前。 

近 10 年来，随着科研支撑力度的加大和漳州片

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制药企业的进入，饲养

麝类种群实现了 25%以上的增长率，呈现了良好的发

展趋势，但相较于需求仍相差甚远[24]。据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药用野生动物物种和人工繁育技术现状调查

评估项目相关文献，评估《中国药典》2020 年版所载

药用动物养殖程度，对于林麝的评估建议为扩养[25]。

基于天然麝香重要药用价值和供需情况，可以预见麝

类养殖产业未来具有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26]。 

2  青藏高原东缘麝类资源产业发展的优势 

2.1  为麝类资源发展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麝类物种是亚洲东部特有的林栖小型反刍动

物，隶属于哺乳纲偶蹄目麝科麝属，主要为林麝、

马麝、原麝等，且约 70%麝类分布区位于我国。据

研究，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横断山脉地区可能是麝

科动物的起源中心[27]，而青藏高原东缘则是林麝和

马麝的主要分布区[28]。麝类动物胆怯、机警、独居，

规避人类干扰活动，生活于气候温凉及偏冷的山地，

栖息于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疏林灌丛地带，具

有种群垂直分布的特征[29]，喜居有利于逃避敌害的

陡坡、峭壁及岩石环境，这些生态环境是青藏高原

东缘区域的主体景观。麝类以多种阔叶乔木、灌木、

草本及蕨类等植物的嫩芽、嫩叶为食，食物种类随

地理区域而异，有 20～80 种[30-31]，尤其喜食富含次

生代谢产物的植物[32]。因此，无论从气候、地形、

食物及人为干扰程度而言，青藏高原东缘都是麝类

动物的良好生存环境。《中国麝类》记录 20世纪 60～

80 年代川西一带林麝密度保持在 4～9.8 只/km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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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麝类在该区域具有良好的生存条件。 

2.2  为麝类资源发展提供良好的保护区 

麝类是青藏高原东缘森林生态系统的代表性物

种，具有维系森林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完整性的重

要作用，也是出产珍贵的中药原料麝香的原动物，

是宝贵的森林动物资源。 

麝类动物相较于其他有蹄类物种具有较高的种

群增长率，雌性 1.5 岁即可繁殖，双胎率高达 70%

以上[34]。然而，我国青藏高原东缘林区的麝类资源

在几十年并未获得显著增长，显然，麝类栖息环境

遭受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为加

强森林生物多样性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保护，在青

藏高原东缘地带的不同维度和海拔已陆续建立了国

家及省级自然保护区，成为麝类动物的庇护所，麝

类资源发展得到有效保护。 

2.3  社会经济活动特征与麝发展产业相容 

青藏高原东缘面积广阔，自然地理要素随海拔

高程存在垂直分布格局，气候、地形、植被等条件

制约了农林业生产活动，仅在较高海拔的草甸带有

一定规模的传统牧业生产，而该区域的自然条件十

分适合麝类的生存繁衍。源于丰富的食源植物种

类，加之胆怯和机警的生物学特性，麝类很少进入

农田盗食农作物，未见资源冲突情况出现[35]。历史

上青藏高原东缘的广袤区域，麝类资源保护与有限

的农林业活动具有一定的相容性，矛盾冲突极小。

正源于此，该区域至今仍保存一定数量的麝类种

群。因此，从青藏高原东缘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型产业的环境友好型产

业模式的角度，利用该区域的气候、地形、植被等

优良的麝类生存条件并发展麝类人工繁育产业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青藏高原东缘牧业历史悠久，

当地牧民对牦牛、马、羊等草食动物养殖有良好的

经验积累，多数经验可以迅速嫁接到麝类养殖产

业。迄今青藏高原东缘从北向南已有九寨沟、米亚

罗、理县、夹金山等 10 家麝场，2018 年地处青藏

高原东缘的昌都市边坝县与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林麝养殖援藏项目，建立了边坝县林

麝繁育试验基地，成为我国海拔最高的麝场，平均

海拔高度为 3500 m，最高海拔达 5500 m 以上。这

些麝场的实践表明，麝类饲养繁育业能够充分利用

当地生态资源优势，成为生态型发展战略的新增长

点，为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科

技支撑。 

3  青藏高原东缘麝类资源产业发展的劣势 

3.1  地理位置限制产业发展 

青藏高原东缘是麝类的自然分布区，自然地理

要素几乎不存在劣势因素，而夏季强降水引发的泥

石流可能是唯一的威胁[36]，因而需要甄选麝场位

置。另外，东缘区域的黑熊、野猪等野生动物可能

破坏麝场，网围栏也需防范。就该区域麝产业的劣

势而言，该区域地处偏远地区，受自然条件限制，

一定程度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37]。 

3.2  麝类饲养繁育专业技术人才不足 

麝类饲养繁育业无论从日常管护或活体取香等

各环节都是一项技术需求较高的产业，需要人力、

物力、财力的投入及精细化管理。为此，建立示范

基地并开展培训，提升当地居民饲养繁育麝类的科

学管护意识和能力是达到预期目标的必由之路。此

外，东缘区域偏僻，地理障碍多，高原气候恶劣，

交通条件不畅，文化及习俗有差异，影响区外高素

质科技人才流入。这还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颁布更

多优惠政策，鼓励技术人才居留创业，解决专业科

学技术人才紧缺的问题。 

4  青藏高原东缘麝类生态型发展近自然发展模式

构建的思考 

4.1  现有麝类动物饲养模式易导致麝类种群健康

问题 

麝类的形态、行为、生理、遗传等特征与其养

殖业发展存在密切关系[38]。目前麝类饲养繁育业存

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包括：在形态和行为上，麝类体

形较小，四肢细长，后肢长于前肢，体呈弓形，善

于陡峭山地奔跑和弹跳；同时，麝类具有机警、胆

怯、独居和领域性的生物学特征，要求隐秘居住条

件。在生理特征上，麝类的生理应激较强，属于神

经质物种。在营养生理上，麝类属于营养生理上的

嫩食者，要求鲜嫩且富含次生代谢产物的食物[39]。

在遗传特征上，我国麝类饲养种群起源于有限数量

的奠基者[40]，几十年饲养繁育已导致遗传杂合度严

重降低，亟待改善饲养种群的遗传结构。因此，麝

类饲养繁育对气候、地形、圈舍、饲料、干扰及管

理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由此减少麝类的生理紧张

尤其是长时间的生理紧张，避免免疫力下降并提升

整体健康状态[41-42]。 

我国目前饲养 2 种麝类动物即林麝和马麝，饲

养模式为独居小室（砖混结构）＋公共活动场地（砖

地或水泥地或草地）的组合方式，即 1 雄＋3～5 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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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一个繁殖单元，成年雄性则单独小室＋活动场

地，同时，活动场地的大小存在较大差异，仅有少

数麝场拥有较大的公共活动空间。这种模式的优点

是便于饲养管理，缺点是除了小室设施部分满足麝

类独居习性外，基本都是沿用了家畜饲养的模式。

林麝和马麝虽然经过数十代人工繁育，仍顽固保留

野生习性[43]，因而目前的饲养模式总体上不符合麝

类的生物学特性，这也是导致目前麝类饲养种群健

康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麝类饲养繁育业需要

改变饲养空间狭小、丰容条件缺乏、食物种类单一的

局面，尽可能减少麝类在饲养条件的关键制约因素，

为饲养麝种群的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条件。 

4.2  独特的地理环境可采用近自然的麝类饲养模式 

我国麝类产业之所以形成目前的饲养模式，原

因在于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人工养麝即采用了家畜

饲养方式，其次受到山区平地和缓坡面积较小，制

约了大面积的饲养空间，再者则便于人工管护。青

藏高原东缘区域具有面积广大的坡地和森林，是麝

类良好的自然栖息环境。因此，采用近自然的麝类

饲养模式，依托乔木林地建立网围栏并设置分散的

简易棚舍，使每只麝拥有 100 m2以上乃至几百平米

的活动空间，更大程度上贴近麝类独居、领域性、

隐秘活动的生物学特性，同时也可以部分解决天然

食物来源问题。研究表明，扩大活动空间即每只麝

拥有的空间面积，可以显著降低麝类的应激生理强

度[41]，由此改善饲养麝的健康，即可突破当前家畜

化的饲养模式，使麝类饲养业成为青藏高原东缘森

林带的生态型非消耗性利用途径。粗略估算，该东

缘森林地带可支撑饲养林麝不少于 50 万只，可解

决不少于 5 万人的就业。因此，麝类饲养业不但可

部分解决中药紧缺原料的问题，而且可以显著改变

当地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 

4.3  探索构建非消耗型的麝类资源利用模式 

有关部门曾提出“封山育麝”的理念，推动恢

复麝类种群，在此基础上，获得非消耗型的麝类资

源利用模式。这一举措必须具备 2 个前提条件，其

一为森林生物群落结构保持相对完好，其二为当地

仍保留数量可观的麝种群。青藏高原东缘区域具备

第 1 个条件，第 2 个条件则存在问题，即许多区域

残存野生麝种群难以达到自然恢复的目标，而近自

然饲养麝类可为放归野化提供合适的种源，为非消

耗型森林资源利用奠定基础。未来，在青藏高原东

缘麝类低消耗圈养模式基础上，可以通过封山育麝

探索非消耗型的麝类资源利用模式。 

5  结语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青藏高原东缘地域广阔，

人口稀少，土地资源丰富，同时，该区域历史上丰

富的麝类资源是珍贵的可再生森林资源，具有伞护

种的作用，保护麝类即是保护森林群落的结构和功

能，是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近自然模式的麝类繁育产业，能够使当地

农牧民直接受益，促进乡村振兴。同时可以在该东

缘低海拔区域发展麝类饲料林产业，既可防治水土

流失，又能增加就业，从而减轻农牧业人口对土地

资源的压力，解决就业和经济收入的瓶颈，构建森

林生物多样性保育、水土保持、饲料经济林、麝类

饲养繁育产业的生态-循环-高效-优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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